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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琳恩·诺塔奇的经典剧作《毁灭》以刚果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一群被战争暴力摧

残的女性的故事，对她们的生存困境给予了深切的观照。本文借助人类学的阈限理论，

从空间、身体与道德三个维度探讨作品如何悖论性地再现了非洲底层女性的阈限体验和

生存困境。诺塔奇将非洲底层女性置于酒吧这个具有临界性和矛盾性的阈限空间，让她

们讲述和展示自己被暴力侵害毁损的身体，让她们的阈限身体成为战争暴力的具象化符

号。剧中的阈限性不仅体现在布景空间和底层经验上，更贯穿于道德主题的建构过程，

呈现出一个具有道德模糊性的阈限情境。这种多维度的阈限表征，赋予作品深刻的道德

意蕴与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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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upon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limina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work
paradoxically reifies the liminal experiences and survival struggles of marginalized African
wome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space, body, and morality. Nottage situates marginalized
African women within the bar, a liminal space defined by its marginality an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compelling them to narrate and exhibit their bodies ravaged by sexual violence.
Consequently, their liminal bodies become a concrete symbolic manifestation of the atrocities
of war. In the play, liminality transcends physical settings and subaltern experiences,
permeating the very construction of the moral subject to produce a “liminal situation” marked
by ethical ambiguity. This multi-dimensional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imbues the work with
profound moral resonance and a compell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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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琳恩·诺塔奇（Lynn Nottage，1964–）的戏剧《毁灭》（Ruined，2008）荣获普利策等多项戏

剧大奖，深刻展现了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背景下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是当代美国戏剧中全球

南方书写的佳作。《毁灭》自上演以来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界主要从文类、战争、残障

和土地政治等角度探讨该剧，国内学界则主要从创伤、时间、文化记忆等方面加以考察，但鲜有学

者关注到该剧中的“阈限叙事”及其丰富内涵。

“阈限”（liminal）源自拉丁文 limen，原意“门槛”，最初由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

（Arnold van Gennep）提出。1909年，他在专著《过渡礼仪》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所有仪式都包含

三个阶段：分隔礼仪、边缘礼仪和聚合礼仪。范热内普（2016，p. 24）“将与先前世界分割之礼仪

称为‘阈限前礼仪’，将在边缘阶段中举行之礼仪称为‘阈限礼仪’，将融入新世界之礼仪称为

‘阈限后礼仪’”。后来，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扩展了这个理论。特纳

（2006，p. 95）在《仪式过程》中提出：“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

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换言之，阈限是一种“模棱两可”

（betwixt and between）的状态或过程，阈限主体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身份，却尚未获得新的身份，处

于不确定的模糊状态。这个概念后来被学界广泛使用，用于探讨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置身于空间或

时间上的边界或中间位置的经历”（Thomassen, 2015, p. 40）。作为一个普适性概念，“阈限”也为

文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本文从“阈限”理论入手，对戏剧《毁灭》中的空间设置、

人物塑造和主题建构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探究诺塔奇的创作目的，并揭示该剧深刻的道德意

蕴与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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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夹缝中的阈限空间

阈限空间是“力图摆脱二元对立并寻求建立新的身份构建与话语权力的临界的他者空间”（王

微，2016，p. 122）。戏剧《毁灭》中的核心场景酒吧就是一个典型的、试图在战争废墟中开辟出的

临界他者空间。

戏剧开场，舞台指示如此介绍《毁灭》的故事发生地：“一个小型矿业城镇。伊图里热带雨林

的声音。刚果民主共和国”（Nottage, 2009, p. 5）①。该剧的所有场面都发生在位于城镇与雨林交界

处的一间酒吧里。酒吧联结城镇和雨林，处在一个具有临界性的过渡地带，具有地理边界的模糊性。

这一地理位置也具有一定的隐喻意义：城镇象征了遵循某种伦理秩序的人类文明，而雨林则遵循弱

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处在其间的酒吧也因此具有了介于文明与野蛮的临界性，处在界限模糊的中间

状态。

经营这家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名叫“纳迪妈妈”（Mama Nadi）的中年女性。她“四十出头，是

一个步履矫健、气质威严的迷人女性”（p. 5）。她十分强势，在酒吧里说一不二，不止一次对来客

强调：“这是我的地盘，纳迪妈妈的地盘”（p. 86）。为了确保酒吧的顺利运营，她专门为顾客设

了一条规定：凡到酒吧里消费，任何武装人员都不能携带武器。一次，政府军首领奥森本加进入酒

吧，纳迪妈妈随即要求他将子弹留在吧台，并好言相劝：“还请见谅，您是谁都没用。只要您踏进

我的们，就算是在我家了。那就得客随主便”（p. 42）。同样，对于反政府军，她也持有同样的态

度。反政府军士兵有一次想在酒吧里动粗闹事，纳迪妈妈立马发出警告：“这是个好好喝酒的地方。

你们那套丛林法则治不了我。你们若想像个男人一样喝酒，那就像个男人那样喝酒；但若要像个大

猩猩那样粗鲁行事，那就回丛林里去吧”（p. 22）。特纳（2006，p. 131）在《仪式过程》中认为，

进入阈限空间，个体摆脱了相对稳固的社会身份，产生出一种暂时平等的社会关系，进入所谓的

“交融”（communitas）的关系模式。他（2006，p. 98）还在《象征之林》中对此详细解释，认为

在阈限情境中，“他们没有地位、财产、标记、世俗的衣物、级别、亲属位置，没有任何可以将他

们在结构上界定区分与他们同伴的东西”。也就是说，进入阈限空间或阶段中的个体，获得了新的

身份，彼此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和谐相处，成为暂时平等的“阈限人”。

为了不招惹是非，纳迪妈妈不允许顾客在酒吧里谈政治，“莫谈国事”成为酒吧里另一条不成

文的规矩。一次，她的老相识克里斯蒂安在店里讲述政府军如何玩弄民主，欺骗人民，纳迪妈妈立

刻命他打住：“要说去外面说去。你知道我不许在这儿说这些。我的店门得向所有人敞开，这样才

不会有麻烦”（p. 89）。为了生存，纳迪妈妈保持中立，不选边站队，而是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顾

客。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叛军，抑或底层矿工，只要进了酒吧的门，他们原先的身份都要悬置，只

剩下一个共同的身份——“消费者”。纳迪妈妈的酒吧是战乱中不多的“中立地带”。虽然酒吧里

的和平十分脆弱，但对疲惫的士兵和军官而言弥足珍贵，这里可以摆脱厮杀的危险，获得短暂的情

感满足，在暴力杀戮的间隙得到片刻的喘息。战争的敌我叙事被暂时的感官欲望和商业规则所替代。

在纳迪妈妈“铁腕”管理下，酒吧里“没有子弹，没有争吵，也没有人谈论外面正在进行的内战”

（p. 15），所有在场者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和安全。

在刚果内战情境下，酒吧空间的阈限性还通过酒吧内外空间对比凸显出来。虽然整出戏都设置

在酒吧里发生，但通过人物对话，观众会发现酒吧内外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酒吧外，枪林弹雨，

① Nottage, Lynn (2009). Ruined.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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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充斥着杀戮、强奸和仇恨，场外空间不时响起的“枪声”更是点明了这一点。酒吧内，

则歌舞升平，有美女、爵士乐和美酒，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纳迪妈妈在为众人演唱时，不断吟唱

这样一段歌词：“刚果的天空电闪雷鸣，子弹如地狱之雨般飞来。野花枯萎，森林衰败。而我们在

这里倾倒香槟……世界在崩塌，而我们在轻歌曼舞”（p. 63）。如此对比酒吧内外空间，揭示了酒

吧不稳定的阈限状态：一方面，酒吧如同刚果内战中的一块“飞地”，不管政府军和叛军在战场上

如何厮杀，酒吧内则安然无恙，给人一种虚假的和平盛世之感；另一方面，纳迪妈妈是在政府军和

叛军的夹缝（in-between）中谋生存，她的酒吧极其脆弱，危机四伏，随时可能会被暴力入侵，卷入

战争的漩涡。

酒吧空间的阈限性还真实地表现在剧中女性的生存状态。纳迪妈妈手下有十个女孩，她们都出

身底层，身处社会边缘，在战争中饱受摧残，无法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是纳迪妈妈收留了她们，

酒吧成为她们唯一的“避难所”。在酒吧里，她们能获得食物和住所，免受外部世界的直接暴力侵

害。纳迪妈妈手下有一位名叫萨莉玛的女孩渴望回家，但苏菲关切地问道：“你若是离开，能去哪

儿？睡在丛林里？还是在臭气熏天的难民营里找吃的……现在正在打仗，一个女人单独行动很不安

全”（p. 32）。酒吧因此成为这些底层女性一个临时的“家”，为她们提供片刻安宁。

然而，酒吧为她们提供了安全庇护的同时，也成为一座将她们困住的牢笼。酒吧内设施比较简

陋，但生意还比较红火，因为这家酒吧还兼做妓院，酒吧里的服务员也大都兼职皮肉生意。她们迫

于生计向生活妥协，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赚取生活费，维持酒吧的运转，这使得她们又困在另一

种形式的暴力中。无处可逃的空间体验也通过“鸟笼”这个道具呈现出来。该剧舞台指示在介绍故

事布景时明确指出：“一个盖着布的鸟笼十分显眼地放在房间的角落里”（p. 5）。此处的“鸟笼”

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喻指酒吧是一个剥夺女性自由的封闭空间，进而隐喻了刚果乃至非洲大陆上

战争和男权对女性的压抑。剧中酒吧是一个矛盾统一的空间，在庇护所和牢笼两种空间意象之间达

成了微妙的平衡，生动诠释了这些底层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

简言之，纳迪妈妈掌控下的酒吧处于文明与野蛮、安全与暴力、有家与无家之间的模糊地带，

是个具有临界性和矛盾性的阈限空间。作为战场上的飞地，酒吧既是底层女性的栖身之所，又如同

牢笼们将她们困在其中。酒吧空间的阈限性生动展示了这些非洲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体验。

三、暴力创伤下的阈限身体

该剧塑造了刚果内战中的底层女性群像，她们大都经历了战争暴力的摧残，如剧名 Ruined所示，

身躯受损，人生尽毁，身体和身份具有了某种阈限性。所谓“阈限身体”，是指处在稳定的生理状

态之间的身体，处在一种非此非彼的过渡状态。《毁灭》“直面战争所带来的强奸常态化问题”

（李奕璇、韦清琦，2026，p. 16），剧中女性大都遭受过强奸和暴力迫害，伤痕累累，身体私密部

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在战争的阴影下介于生与死之间。“女性身体”成为刚果内战的另一个战

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身体的毁损导致了她们社会身份的毁灭和社会关系的破裂。

她们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结构之外，无法回归正常生活，成为被抛弃的卑贱物。这一点在萨莉玛和索

菲这两位女性的悲惨遭遇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萨莉玛曾经嫁给一个农民，育有一女。但她命运多舛，在一次干农活的时候不幸被叛军轮奸，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年幼的孩子遇害，然后又被掳进军营，“做了近五个月的军妓”（p. 12）。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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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自己在军营里的经历：“我躺在那里，他们把我撕成碎片，把我活活吃掉……整整五个月，我

像一头山羊一样被锁住”（pp. 80-81）。经受百般蹂躏，萨莉玛逃回家乡，却被村民抛弃，认为她

身体不洁，只会给全村人带来晦气。连她的丈夫福金都嫌弃她，说她是“一条肮脏的狗”，还说她

“在树林里的五个月，在那些当兵的中间传来传去，就像一块破抹布……被他们的手指捏成了毒药”

（p. 78）。她在军营里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和痛苦，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却成为家人和乡亲眼中的异

类，惨遭驱逐，被迫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她虽然活着，但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去”，再也无

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从生命政治的角度而言，萨莉玛无法获得社会共同体的庇护，但又无法完全与

社会相分割，随时暴露在战争暴力之下，身处阈限状态之中。她不过是一条“赤裸生命”（bare

life），如草芥一般，“成为权力可任意支配的对象”（罗文杰、史菊鸿，2025，p. 186），成为任

人宰割的对象。

苏菲是剧中最符合剧名“毁灭”意义的女孩。故事发生时，苏菲年方十八，长相俊俏，品学兼

优，本有望考上大学，但因为内战而前程尽毁。一次，苏菲不幸被一名士兵抓住，士兵先是将她强

奸，然后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毁掉了她的生殖器，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剧中，苏菲每次出场，都能

看到她身体的不适。她初次走进酒吧的时候，“因为疼痛而走得有些踉跄”（p. 12）。她几乎不可

能再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下体“闻起来有一股子肉臭的味道”（p. 17），苏菲为此苦恼不已。她私

下里曾向萨莉玛倾诉：“在我唱歌的时候，我祈祷痛苦消失，但那些人对我做的事还是活在我的身

体里。我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的每一步都在惩罚我。这是我的命。我一辈子都会

这样。”（p. 32）更让她受伤的是，她再也无法回归原先正常的生活。用她舅舅克里斯蒂安的话说，

一个像她这样被毁的女孩“让家族蒙羞”（p. 15），无法被家族接受；在酒吧里，同屋女孩约瑟芬

还对苏菲满是不敬，认为苏菲没法卖淫，“一钱不值”（p. 37）。苏菲的经历揭示了，强奸被系统

性地用作战争工具，旨在摧毁女性的身体完整性，进而瓦解家庭、部落和社会结构。

萨莉玛和苏菲已经无法再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她们的女性身份（女儿、妻子、母亲）

已被战争“摧毁”，而被社会认可的新身份尚未建立，身体和身份都处在一种悬置的状态。这些女

性无法“一键重启”回到过去的生活，被困在创伤的阴影中。她们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能真正获得救赎或开启新生活。她们无法修复的身体和难以愈合的创伤使她们困在似乎永

远无法完成的阈限阶段。

女性人物的阈限身体成为战争暴力的具象化符号。这种巨大的创伤不仅通过人物语言表达出来，

还借助人物身体呈现，构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纳迪妈妈手下还有一个名叫约瑟芬的女孩，曾是

一个非洲部落酋长的长女，曾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自视甚高，但也因为战争创伤被部落遗

弃，最终被纳迪妈妈收留。有一次，约瑟芬在舞台上脱下衬衫，“露出一条巨大狰狞的黑色伤疤，

横跨她的肚子”（p. 34）。这道触目惊心的伤疤是士兵用刺刀在她身上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是对

她酋长女儿高贵身份的残酷讽刺，是战争罪行最直观、最原始的物证。为了取悦客人，她有时会在

酒吧舞池里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开始时俏皮、诱惑，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狂热”，她“绝望地抓

向空中，仿佛想攫住什么。她的舞蹈变得更丑陋，更疯狂。她突然想停下来，不能控制自己”（p.

64）。这段舞蹈揭示了约瑟芬内心被压抑的真实情感。舞蹈开始，她利用臀部的扭动和眼神的挑逗

来交换生存资源。但当音乐渐入高潮，她不再为四周的士兵而舞，而是为自己而舞，是在释放自己

内心压抑已久的痛苦，狂舞的肢体是她抗议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她在舞台上的一次无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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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身体景观在萨莉玛自我毁灭式的反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纳迪妈妈酒吧里工作一段时间

后，萨莉玛发现自己因为被强奸而怀上了孩子，但她不敢告诉纳迪妈妈，担心自己被扫地出门。这

对她不啻于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萨莉玛虽然对女伴表达了想念家人、渴望回家的愿望，但等到丈

夫来找她的时候，她却决绝地拒绝见面。由于肚子越来越大，萨莉玛愈加绝望，最终爆发出了最有

力的反抗。她强行让自己流产，不想将肚中的冤孽生下来，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反抗的武器。在

戏剧高潮阶段，萨莉玛下体滴着血走上了舞台，对着丈夫和酒吧里的士兵，萨莉玛绝望地喊道“别

在我的身体上打仗！”（p. 94），然后倒地而亡。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很难不给观众正面的冲击。

她撕心裂肺的呐喊不仅是对她个人悲剧的控诉，也代表了所有受害女性的共同心声，而她的离世是

对男性权威和男权霸权社会最后的反抗。

四、生存困境中的道德阈限

在《毁灭》中，战争摧毁了常态社会的伦理逻辑，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失序的状态。在风雨飘摇

的乱世中，酒吧里的人为了生存陷入某种“道德阈限”（moral liminality）中。

所谓“道德阈限”，指的是“对道德范畴的逾越”（Siliunas, Pugh, 2025, p. 863），是“一种处

在道德本质范畴之间的中间状态”（Siliunas, Pugh, 2025, p. 865）。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常规的

道德规范暂时失效或悬置，卷入其中的人被迫跨越一道非黑非白、非善非恶的道德门槛。

道德阈限在开场情境中就呈现了出来。戏剧伊始，推销员克里斯蒂安想将三个女孩卖给纳迪妈

妈，其中一个还是“他亲姐姐的独生女”（p. 15），是他的外甥女。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纳迪妈妈

最终答应以 25元的低价买下两个女孩。从人类惯常伦理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人口贩卖，是将两个无

辜少女推向“火坑”，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这部剧中，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克里斯蒂安无奈

地对纳迪妈妈坦陈：“在这里，至少她是安全的。不会饿肚子……而村子容不下一个被……毁掉的

姑娘。”（p. 16）。他出此下策，并非为了赚钱，而是要将这些女孩从战争苦难中“解救”出来，

因为如果不卖给纳迪妈妈，她俩也“无处可去”（p. 14）。对于战争，人们传统上会分辨和强调何

方正义何方邪恶；而对于身陷伦理阈限中的人而言，正义或邪恶不再是做选择的标准。对于身陷战

争中的底层女性而言，没有绝对的罪恶，也没有绝对的无辜，只有生存或毁灭。为了生存，底层女

性只能忍辱偷生，苟活于世。随后的场面也大都因为道德阈限而被建构成“阈限情境”，考验着剧

中每个人物的道德良知。

在文学作品中，身处道德阈限情境中的人物，可以被称作是“道德阈限人物”（morally liminal

figure），这一类人物“符合多个道德范畴标准，这些道德范畴在特定的社会或政治语境中被理解为

相互对立”（Siliunas, Pugh, 2025, p. 865）。换言之，道德阈限人物充满了矛盾性，身上常常兼具相

互对立的人物特性，例如英雄与恶棍、加害者与施害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毁灭》中的纳迪妈

妈便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模糊”的人物，是个“不折不扣的反英雄”（Mobley, 2016, p. 131），游

走于善恶之间，其言行举止颇耐人寻味。

剧本人物表在介绍“纳迪妈妈”的身份时，只用了 “女商人”（p. 4）一个词，该身份也为她

处理周遭人和事提供了底层逻辑。她手下有多个年轻女性要养活，因此她十分看重这些女孩的赚钱

能力。戏剧伊始，克里斯蒂安想把三个女孩卖给她时，纳迪妈妈首先对她们的评价是“她们看起来

都是二手货，旧了”（p. 9）。如此评价是将饱受战争创伤的女性视作“商品”对待，其中透着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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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克里斯蒂安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纳迪妈妈收留他的外甥女苏菲，再一次被纳迪妈妈一口回

绝。在她眼中，苏菲不过是个“残次品”（p. 16），只会给她带来“霉运”（p. 13），“对生意毫

无裨益”（p. 16），而她“是在做生意，不是做教会”（p. 14）。她的逻辑很清楚：酒吧里多一个

人，就多一张口，而身体受损的苏菲没办法给她制造价值。最终，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纳迪妈妈精

明地用一个人的价格买下了两个女孩留在店里工作。

在分析“纳迪妈妈”时，美国学者安·M·福克斯（Ann M. Fox，2011, p. 7）认为：“她没有

政治立场，善于投机，因而成为幸存者。”如其所言，作为一名生意人，她遵循实用主义原则，一

切都要从金钱的角度进行衡量。只要来酒吧里花钱消费都是她的座上宾，她的宗旨是“让所有客人

都开心”（p. 41）。对于交战双方，她不区分谁正义谁邪恶，不做道德审判。在危机情境，她身段

更是柔软，低头弯腰，圆滑世故，为保酒吧存续不惜屈辱妥协。有一次，一个反政府军士兵在酒吧

里咬了萨莉玛脖子一口，萨莉玛气得想走，结果纳迪妈妈担心士兵闹事，一把将萨莉玛拉回来，

“把萨莉玛推向反政府军士兵”（p. 33）。虽然萨莉玛百般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纳迪妈妈的命令。

在纳迪妈妈的世界里，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已经失效。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她必须做

出最有利于她的伦理选择，这是她唯一的道德律令。不剥削她们，就无法维持酒吧正常运转，也就

无法为她们提供庇护。为了生存，她必须暂时中止善恶判断，进入道德阈限状态。当然，从某种意

义上说，纳迪妈妈不选边战队，这并非因为她没有是非观，而是表现出一种生存智慧——因为一旦

选边站队，酒吧就可能成为冲突的焦点。在道德失序的战争情境下，这种不站队的策略才有可能保

护弱者生存下来。

具有悖论性的是，纳迪妈妈并非完全冷酷无情之人，在关键情境下总会闪出人性的光辉。萨莉

玛的丈夫福金去酒吧寻找妻子，纳迪妈妈为了保护萨莉玛，骗他说没见过他妻子，劝他回家。福金

一气之下掀翻桌子，纳迪妈妈见状迅速“抄起一把砍刀”，并警告他“如果你还要闹，我会奉陪到

底”（p. 72）。对于真正“被毁”的苏菲，纳迪妈妈表现出了更深刻的同情。当反政府军士兵想要

欺负苏菲，“纳迪妈妈迅速挡在中间”（p. 22），保护苏菲免受侵扰。苏菲因为数学好，成为纳迪

妈妈的出纳，平日里做些收账算钱的工作。一次，纳迪妈妈发现苏菲偷偷将部分营收藏作私房钱，

对她进行严厉质问，后来听苏菲解释她要攒钱修复自己残缺的身体时，纳迪妈妈的心也跟着软了下

来。她不仅没有把苏菲扫地出门，还在戏剧即将结束之时，拿出自己珍藏的钻石让一位商人朋友带

苏菲去城里找名医修复她的私处。在纳迪妈妈眼里，索菲虽是一个“损坏的商品”（p. 16），但也

是一个可怜之人。她爱财如命，却愿意花血本救助苏菲，表现出她还是葆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著名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根据他的集中营经历提出“灰色地带”（gray

zone）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道德阈限”这个概念。他认为在集中营这种极端情境下，受害者

为了生存可能被迫讨好、服从甚至协助加害者，从而使得审判变得复杂且困难。“灰色地带”理论

强调了极端情境下道德判断的复杂性，也为我们理解《毁灭》提供了重要视角。剧中的女性在酒吧

里必须强颜欢笑，陪军官、士兵和矿工喝酒聊天，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在和平时期，这是无法令

人接受，是坏女孩的堕落行径。但在战争这种极端情境中，这种“性剥削”却是使这些女性不被战

争吞噬的一个难得的办法。纳迪妈妈会给她们食物、衣物和医疗，最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个相对

安全的物理空间，将这些无处可去的女性与外部世界的暴力隔离开来。

《毁灭》超越了传统文学中“受害者”与“加害者”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阈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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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超越二元思维、认识事物的抓手。”（李永平、李泽涛，2022，p. 179）阈限叙事让观众看到，

在战争中，有些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害者。纳迪妈妈为了生存必须与

施暴者做交易，而她庇护的女孩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部分尊严。道德阈限情境的建构无疑会给

观众带来一种不适感，促使观众进行反思。这也是阈限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阈限书写会产

生接受者阐释时的不确定性”（李永平、李泽涛，2022，p. 181-182）。纳迪妈妈模糊而矛盾的道德

阈限性能有效地激发观众的思考，迫使她们无法简单粗暴地进行道德判断，反思自己的善恶判断。

该剧似乎向观众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如果你是纳迪妈妈，你会怎么做？会做得更好吗？阈限叙事

避免观众给出简单的道德评判，迫使观众面对一个没有英雄的复杂现实，让观众意识到绝望与希望、

自私与宽容、丑陋与美好、神圣与亵渎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可以共存。

五、结语

美国学者詹妮弗·海斯（Jennifer Hayes，2024，p. 5）认为：“诺塔奇始终将边缘化的声音从边

缘地带推向全球讨论的中心……在舞台上为被遗忘的群体开辟了发声的场域。”如她所言，《毁灭》

借助阈限叙事将非洲底层女性置于舞台前景，让她们发声、控诉和呐喊，不愧是当代美国全球南方

书写的一部杰作。诺塔奇没有落入受害者苦难叙事的窠臼，而是在激发观众共情的同时，挑战了非

黑即白的道德观。她借助阈限叙事完成了一种悖论式书写，探讨了在善与恶、生与死、战争与和平、

苦难与希望、逃离与坚守中，非洲底层女性如何挣扎生存，重构自我，反对战争。剧中的阈限性不

仅体现在布景空间和底层经验上，更贯穿于道德主题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个具有道德模糊性的阈

限情境。这种多维度的艺术表征，赋予作品深刻的道德意蕴与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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